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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轨道：阿拉伯的选择

纵观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历程，有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轨现象：一个是从

假共和到真共和的迈进，一个是从绝对

君主到君主立宪、再到象征性君主的演

变。这两种道路都可能成功，但前者

走得肯定比较艰辛。在阿拉伯地区，存

在一个永远难以协调的权威问题。推翻

君主、建立共和，意味着一切重头来，

肯定会遭遇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挑战，最

后在宗教势力和军人的博弈中走向体制

权威，比如埃及和土耳其。在这类国家

中，军人的世俗权威和伊斯兰的宗教权

威相互对立，而在君主制国家，最高宗

教领袖、最高世俗领袖往往就是国王一

个人，是君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嫁接，

比如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

目前的阿拉伯世界大体脱胎于奥

斯曼帝国的各阿拉伯行省。当奥斯曼帝

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然解体后，它

的阿拉伯诸省份被当时主导西方世界的

英法分割，叙利亚和南部小亚细亚划

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美索不达米亚和

巴勒斯坦则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区。法国

和英国根据自身的模式，分别在这些地

方建立了议会制共和国与君主政体。在

中东当时新独立的国家中，只有少数是

具有延续性的历史实体，并拥有长期独

立的经验，比如埃及和摩洛哥，沙特虽

然是经由征服不同部落和地区而成的新

国家，但具有皆为阿拉伯人、大都是逊

尼派穆斯林的同质性。而更多的国家则

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间挣扎，教派复

杂，长期陷于内斗和冲突。在阿拉伯君

主国家，同时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

是王室的合法性问题，王室的合法性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否持久维持。于

是，有些阿拉伯君主得以维系，而有些

则被无情地推翻。我们可以挨个数一数

阿拉伯国家君主的命运。

埃及被推翻的法鲁克王室属于穆

罕默德·阿里建立的王朝，而穆罕默

德·阿里出身于阿尔巴尼亚，是19世纪

上半期奥斯曼帝国派到埃及同法国人打

仗的总督，外来的君主谈何合法性和权

威？这个王朝最终在1952年被推翻。利

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本来就不是个君

主，他原本是在此存在了几百年的宗教

团体赛努西教团的世袭领袖，二战后联

穆尔西将沙特作为就任
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地。
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
展，主要看埃及和沙
特，看它们如何协调宗
教权威、君主权威和体
制权威的关系。

WORLD AFFAIRS
2012.15



24

封面话题 本文责编  吴晓芳
jiaojiao_wu@126.com  010-65265930

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个利比亚联合

王国，于是把他推上了王位，他对当国

王本来就没多大兴趣，1969年卡扎菲领

着一群小伙子轻而易举就把他推翻了。

也门原来是阿拉伯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

宣告独立的国家，但是它的部落政治非

常厉害，内部纷争不断，王室的控制能

力差，更经不住纳赛尔出兵干涉，最终

覆灭了。

还有伊拉克。这是奥斯曼帝国的

东部三省拼凑的一个国家，北部是库

尔德人，中部是逊尼派，南部是什叶

派，根本就不是像沙特阿拉伯那样靠部

落征服自然形成的国家。为了统治这个

新国家，英国人把被法国人赶走的叙利

亚国王费萨尔弄过来当国王，这个外来

的王室规模很小，几辆马车就把整个王

室拉到了巴格达。1958年伊拉克爆发革

命，卡塞姆领导的起义军血腥地将这个

小王室斩尽杀绝，连幼儿都没有放过。

血腥的革命就要付出血腥的代价，卡塞

姆本人没过几年就被乱枪处决，而曾经

刺杀卡塞姆的萨达姆最后也被推翻并被

吊死。由此可见，凡是以暴力革命打断

原有社会发展进程、试图建立崭新秩

序的国家，一定要经过更多的曲折、

付出更大的代价和花费更长的时间才

能取得成功。

反观站住脚跟的君主制国家，比如

沙特阿拉伯，天下都是君主自己打下来

的，自然有其合法性。比如摩洛哥，阿

拉伯人自7世纪起就在这里站住了脚，

王室是随着阿拉伯人征服北非打进来的

一支力量，现在的阿拉维王朝已经延续

了350年，正在不断地向欧洲式君主立

宪模式发展。在摩洛哥，国王只掌握军

权，国王以前有权解散议会，现在是总

理有权解散议会。摩洛哥所有的政党、

包括换了名称的穆兄会和共产党，都支

持国王，都认为自己的体制是阿拉伯世

界中最好的。

阿拉伯世界未来的发展，主要看埃

及、摩洛哥和沙特这三个国家，看它们

如何协调宗教权威、君主权威和体制权

威的关系。未来比较合理的状态还是政

教分离，宗教绝对权威和君主绝对权威

逐渐转变为体制的权威。在阿拉伯世界

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政教分离的共和制

和政教嫁接的君主立宪制两条轨道，现

在很难说哪一条轨道好，只能说君主立

宪的代价小一些，像英国的君主立宪道

路付出的代价就比经历了一次次革命的

法国的代价小，“阿拉伯之春”对中东

八个君主制国家的冲击也小很多。

有学者在谈到阿拉伯国家的历史

时说，无论在哪里，革命胜利后都迎来

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当前也是一样，穆

兄会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崛起，肯定会使

中东地区的政治伊斯兰深受鼓舞，伊斯

兰党派很有可能在更多阿拉伯国家走上

政治舞台。尽管很多人还在争论这是历

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更在疑惑中东将何

去何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阿拉

伯世界，伊斯兰与政治生活难解难分地

缠绕在一起。约翰·埃斯波西托在《谁

代表伊斯兰讲话？》中这样写道：根据

调查数据，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大部分

人认为宗教是他们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

部分，绝大多数人希望沙里亚至少是

“立法的一个渊源”。在约旦、埃及、

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大多数

人甚至希望沙里亚成为立法的“惟一渊

源”。注意，在全球10亿之巨的穆斯林

中，只有20%左右生活在中东阿拉伯国

家。最大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在沙特、埃

及或伊朗，而是在印尼、孟加拉国、巴

基斯坦和印度，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

也有数百万的穆斯林。在这些地方，伊

斯兰主义有自己的版本。

可以说，“阿拉伯之春”为以穆兄

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崛起提供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穆兄会借政治剧变，利用

民主机制群体性崛起，是此次阿拉伯世

界剧变的标志性特征。穆兄会在后威权

时代的强势崛起，反映了中东伊斯兰国

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以及政治文化的

内在机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的

必然结果。

长达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使阿拉

伯国家政治结构严重畸形，呈现世俗威

权政权与政治伊斯兰的二元结构，具有

显著的极化特征，二者之间缺乏自由民

主力量、公民社会等具有现代性的“中

间力量”。世俗政治力量的弱小，成就

了穆兄会的崛起。埃及、突尼斯等国的

自由民主派和公民社会羸弱，不仅不是

穆兄会的对手，甚至无力与萨拉菲派

抗衡。阿拉伯国家政治文化的宗教性，

也使穆兄会可以凭借其源于宗教的合法

性，开展政治动员。此外，穆兄会作为

政治反对派，长期遭受威权政权的残酷

打压，为其蒙上了殉道者的悲情色彩，

博得民众的广泛同情。穆兄会效仿左翼

政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结构，从中央到

基层分为四级，设有职能相当于中央委

员会的协商会议、相当于政治局的训导

委员会以及相当于党首的总训导师。严

密的组织结构使其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

动员。

可以预见的是，政治伊斯兰在阿拉

伯世界的崛起之势还将延续。利比亚穆

兄会、伊斯兰变革运动等政治伊斯兰势

力在推翻卡扎菲政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有望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政

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也门政治过渡

进程顺利进行，伊斯兰改革党也有望赢

得选举。然而，埃及等发生剧变的国家

一直乱象丛生，经济羸弱不堪，穆兄会

将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今年5月，阿

尔及利亚伊斯兰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失

败，说明宗教属性不能确保穆兄会逢选

必胜，进而上台执政。

穆兄会将使阿拉伯国家沐浴在“阿

拉伯之春”的阳光中，还是将其带入“伊

斯兰寒冬”，不仅关乎穆兄会的政治前

途，还将决定发生剧变的阿拉伯国家的

未来走向，其崛起之路是否坦荡，对于

近代以来在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不断

试错的阿拉伯世界，同样至关重要。


